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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美食荒漠是如何炼成的？ 

 
文 | 傅蔚冈 

 
 

 

4 月 29 日，杭州米其林指南隆重发布，2024 年杭州米其林指南共收

录 67 家餐厅，其中包括：8 家米其林一星餐厅，21 家必比登推介餐

厅，38家米其林指南入选餐厅。与 2023年首次发布杭州米其林指南

相比，共增加了 16家新餐厅。 

 

在此之前，成都、上海、北京均发布了 2024 年米其林指南。其中上

海以 148 家的数量傲居榜首，北京以 105 家位居次席，而成都以 69

家的数量的微弱优势暂时位居第三。考虑到 2023 年米其林指南共收

录了 119 家餐厅，不出意外广州将会跃居第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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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中国大陆米其林餐厅指南

 

注：广州 2024 年的数据并未发布，这里的数据为 2023 年。 

 

由上图可见，上海入选餐厅数量一骑绝尘，广州紧随其后，这样的

排名和公众的印象倒是相差不多。但是领先号称美食之都的成都仅

以 2 家的微弱优势超越杭州，这不禁让很多人大跌眼镜：杭州不是

号称“美食荒漠”吗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餐厅上榜？ 

 

一个需要提示的信息是，自从 2016 年米其林首次进入中国以来，只

在上海、北京、广州、成都和杭州五个城市发布米其林指南。为什

么米其林指南会选择“美食荒漠”而抛弃了其他城市？这是一个非

常有意思的话题。 

 

其实，不只是米其林指南对杭州厚爱有加，杭州在本土黑珍珠餐厅

的榜单中也是表现出色。于今年 1月 25日发布的“2024黑珍珠餐厅

指南”中，杭州以 16 家的数量名列第六，仅次于上海、北京、成都、

广州和深圳，前六名的榜单中，除了上海和北京遥遥领先外，杭州

和成都、广州和深圳的上榜数量非常接近，几乎呈胶着状态；而杭

州更是拥有一家三钻黑珍珠餐厅，而国内这样的餐厅总共只有 5 家，

仅存在上海、北京、杭州和台州这四个城市。 

 

为什么在民间以“美食荒漠”形象呈现的城市但是却在专业的美食

榜单上名列前茅？杭州的餐饮，到底是“美食”还是“荒漠”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上海 北京 成都 广州 杭州 总数 

三星 2 3 0 0 0 5 

二星 8 2 2 3 0 15 

一星 41 28 11 16 8 104 

必比登推荐 26 52 20 42 21 161 

指南 71 20 36 58 38 223 

总数 148 105 69 119 67 50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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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中国大陆黑珍珠餐厅 

 

数据来源：黑珍珠餐厅指南微信公号 

 

 

 

 

尽管杭州的米其林餐厅和黑珍珠餐厅数量都是名列前茅，但是和其

他几个城市相比，那就是它的餐厅品类比较单一。以 2024 年上榜的

米其林指南为例，所有上榜的 6 家星级餐厅均为“浙菜”，也就是浙

江本地菜肴；甚至在所有上榜的 67 家餐厅里，也只有 7 家餐厅不是

属于浙江本地菜肴，但也是属于粤菜、潮州菜和闽菜，风靡大江南

北的川菜和湘菜，杭州居然没有一家。 

 



4 

以至于有美食鉴赏家在网上发出这样的灵魂拷问，这是“是杭州的

问题，还是米其林的问题”？ 

 

 

 

这样单一的菜系构成不要说和北京、上海相比差别大，就是和成都

相比也是相形见绌。尽管成都也是以川菜见长，但是上榜餐厅中也

有 18家非川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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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，除了北京上海等极少数城市外，一个城市的上榜餐厅以本地

菜系为主并不少见，或者说，以本地菜系为主本来就是各个城市的

应有之义，那为什么杭州出现这个现象就会成为了众矢之的？ 

 

原因就在于，杭州今天已经是一个大城市、特大城市，再也不能用

中小城市的标准来要求她。 

 

 

数据来源：允九数据，《疫情两年后，这些地方的人正在加速流入杭州》 

 

自 2019 年以来，杭州常住人口破千万，2016 年至 2021 年，杭州的

人才净流入率连续 5 年居全国第一。持续的人口流入，使得杭州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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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构成和其他省会城市很不相同：杭州的人口构成中，原籍浙江

的已经成了少数派。 

 

2021 年的一项统计数据显示，杭州的常住人口中原籍为浙江省的人

口仅为 28.7%，来自河南和安徽的占了 27.9%，以吃辣著称的省份，

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云南、重庆和贵州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

22.7%。 

 

于是这就产生了一个冲突：杭州的人口构成已经是五湖四海，但是

杭州餐厅的菜系还是非常单一——至少从米其林指南上列出的餐厅

来看，供给和需求极度不匹配，这大概就是杭州“美食荒漠”的根

源之一。 

 

移民的增加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浙江经济的吸引力，浙江繁荣的经

济吸引了全国乃至全球各地企业在此落户，因此有庞大的劳动力需

求。尽管企业入乡随俗，但是打工人的饮食习惯却很难改变，甚至

在某种程度上是喧宾夺主。此前大象公会在《为什么中国人越来越

嗜辣》一文中分析了当下流行的嗜辣现象，道出了大众饮食文化传

播中的一个普遍现象：“大众饮食文化的传播和流行方向，总是劳务

输出地区向劳务输入地区，而劳务输入地区的饮食却很难在劳务输

出地区大面积流行。” 

 

要让一个习惯了重口味的外省人来习惯清淡的浙菜，多少是有些勉

为其难。反过来，杭州人的口味会被外地传入的重口味所改变，但

是外地人的重口味很难被杭州人同化。随着杭州的人口增长，尤其

是外省籍人口的大量流入，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：越来越多的人

抱怨杭州的饮食，而且这种声音因为社交媒体的传播而被放大了。 

 

 

 

 

但仅仅把“众口难调”归结为杭州外来人口的增加，这个解释显然

是苍白的。 

 

通常而言，有需求就会有相应供给，更多的外来人口会带来更多口

味的餐饮供给。以上海为例，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，它也是中国餐

饮文化最多样化的城市之一，在上榜的米其林餐厅中，纯粹本帮菜

的餐厅所占比例并不高，仅为 16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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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，美国经济学家 Mazzolari 和 Neumark 在《移民和产品多样

性》一文中使用了加利福尼亚州餐厅位置和类型的数据，并结合人

口普查数据，表明移民导致了更大的民族烹饪多样性。 

 

所以我们的疑问是，为什么上海因为外来人口的增加而成为美食天

堂，但杭州却成为了美食荒漠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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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 2024 年杭州米其林指南公布的当天，有朋友根据这些餐厅的地

位位置作了如下评论：“古墩路以西无米其林，传杭州是美食沙漠的

人一定混在城西的。” 

 

这句话显然有失偏颇——比如说大名鼎鼎的新荣记就位于古墩路以

西的西溪湿地，西溪良辰也是位于西溪湿地公园内。但这个评论多

少说明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杭州城西缺乏优质餐厅。 

 

除了这两家餐厅以外，诺大的余杭就真的没有餐厅了。而西溪以西

的余杭区，恰恰是杭州经济最活跃、也是外来人口最集中的区域，

大名鼎鼎的阿里巴巴总部就位于余杭区五常街道。统计数据显示，

2022 年余杭区户籍人口为 72.91 万人，而常住人口数量为 136.4 万

人，非户籍人口约为所占比例接近 50%。 

 

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，余杭区在 2023 年其人口已经跃居杭州各区县

之首。为什么人口最多且经济总量最高的余杭区缺乏优质餐饮？这

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，通常来说，人口集中、尤其是高收入人

口集中的区域意味着有着较高的需求，但是这个区域为什么没有高

品质的餐饮供给？ 

 

是不是除了人口总量外，还有其他因素影响了餐饮供给？ 

 

上海财经大学的内森·希夫教授（Nathan Schiff）在《城市与产品

多样性：来自餐馆的证据》（ Cities and product variety: 

evidence from restaurants）也关注到了这个现象。他在观察美国

人口最多的 25 个城市的餐饮分布时发现，人口和餐馆的多样性之间

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分布，同样的人口，有些城市的餐饮非常丰富，

而有些城市就比较匮乏。 

 

图一表明，有些城市如旧金山、西雅图和波士顿的美食种类高于其

预测的人口数，而有些城市，如印第安纳波利斯、杰克逊维尔和底

特律则是远少于通过城市人口所预测的数量。于是，他引入了人口

密度这个参数，第二张图就可以看到人口密度在解释产品多样性方

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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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人口密度这么重要？希夫教授的这篇论文讨论了一个进入阈

值模型（entry thresholds model），该模型将市场规模定义为人口

和地理空间的函数。具体来说，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一个城市的人

口数量，还取决于其地理分布（即城市的面积和人口密度）。这种定

义方式考虑了两个主要因素： 

 

人口规模（scale）：更大的人口规模意味着有更多的潜在消费者，

这增加了对不同产品和服务的需求。 

地理空间（land area）：地理空间影响了消费者的运输成本。城市

面积越小，消费者聚集越密集，交通成本越低，从而更容易集中需

求，促进多样化产品和服务的出现。 

 

通过结合这两个因素，该模型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人口和面积相似的

城市中，产品种类可能会有所不同。模型表明，即使所有城市在其

他方面都相同，人口规模和地理空间的差异仍会导致显著的消费者

产品种类差异。 

 

希夫教授根据美国 127000 家餐馆的数据，研究了城市结构如何通过

空间聚集需求直接增加产品种类。他发现，人口的地理集中会导致

更多的菜系出现，且拥有特定菜系的可能性随着人口和人口密度的

增加而增加，最稀有的菜系通常只出现在最大、最密集的城市中。

这些发现与中心地理论（Central Place Theory）中的需求聚集机

制相一致，表明需求聚集对消费者产品种类有显著影响。具体来说

的结论就是： 

 

人口增加每 10%，拥有美食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1.87%；而土地面积增

加 10%，则美食的概率就会减少 1.1%。 

 

回过头看杭州的美食分布，发现这个规律在杭州也发挥作用：尽管

余杭区的常住人口在 2023 年已经成为杭州第一人口大区，经济总量

也排名第一，但是其人口密度却是在杭州各城区里倒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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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杭州各城区人口总量、经济总量与经济相关数据 

 

*：余杭区公报未公布人均 GDP 数据，上表数据自 GDP 和常住人口总量数据计算

而来；桐庐县、建德市仅公布户籍人口数量，人均 GDP 亦基于户籍人口统计，

其他县区人口数据均为常住人口，人均 GDP 均基于常住人口统计。 

 

再把杭州米其林餐厅的分布细化到每个城区，就更加一目了然，如

下表所示：西湖区、上城区和拱墅区分别以 27家、24家和 7家餐厅

位居前三，萧山、余杭和临平排在末尾。 

 

2023 年杭州市城区米其林餐所分布图 

 

数据来源：米其林指南官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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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密度不高的西湖区名列榜首，看似意外，又是情理之中，因为

好餐馆自然要和美景在一起，西湖区拥有杭州最好甚至国内最好的

景观，因此在西湖边选址的餐厅也就纷至沓来，为了美景和美食，

用户也就愿意支付更多的“交通成本”。除了西湖区外，杭州各城区

的美食分布和人口密度呈正相关。我们按照希夫教授的模型拟合了

杭州各城区人口密度和 餐厅数量的关系，得到了如下的图： 

 

 

 

如果再把杭州城区的人口密度和成都、上海相比，对比就更加明显： 

 

成都和上海各有 5 个和 7 个区的人口密度超过 1 万人；人口密度超

过 2 万人的城区成都有 1 个，而上海更是有 5 个。杭州只有两个区

的人口密度超过 1 万，人口密度最高的上城区为 1.14 万人，而这样

的人口密度在成都仅排名第 6，在上海则是排名第 8。 

 

对餐饮业来说，人口密度至关重要。不仅仅在杭州是如此，其他城

市也这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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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，我们大致可以明白了杭州为什么会是“美食荒漠”了。 

 

面对社交媒体上传播的“杭州美食荒漠”的传说，正反两方争得不

亦乐乎，甚至还引发了官方的注意，以至于在 2023 年社交媒体上又

传出了“杭州悬赏 100 万元摆脱美食荒漠”的消息，而这件事的缘

起是是 2023 年 3 月 29 日杭州市商务局召开了“推进餐饮业高质量

发展宣传工作专题会议”，会上特别提出将组织制定杭帮菜菜系标

准，并对主导制定完成杭帮菜国际标准的单位给予不高于 100 万元

的一次性奖励。 

 

不过在本文看来，这样的奖励显然是无济于事。杭州之所以会被称

之为“美食荒漠”，显然并不是杭帮菜不够好——这么多的本地菜馆

入选米其林指南和黑珍珠餐厅，已经充分证明了其水准。杭州的美

食荒漠，主要是呈现为供给和需求不匹配的矛盾：越来越多元化的

需求端和单一的供给端之间的矛盾。 

 

需要指出的是，“杭州美食荒（沙）漠”这个说法也是近几年才流行

开来，而在 20 年前，杭帮菜在张生记、红泥、新开元和外婆家等品

牌的带领下，正在国内各大城市摧城拔寨，一时间风头无限，成为

独特的杭帮菜现象。即便到今天，外婆家、新白鹿和绿茶等餐饮品

牌还是在全国各地有不少拥趸。 

 

我向 ChatGPT-4o 求助：“麻烦查一下，杭州美食荒漠这个说法，最

早起源于什么时候？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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越来越多来自不同省份的人口聚集，如果空间布局得当，完全可以

为这个城市提供更多、更好口味的餐厅，但很遗憾，作为杭州市区

人口最多、GDP 最高的余杭区，居然没有几家拿得出手的餐厅。“城

市结构通过空间聚集需求直接增加了产品多样性。”很显然，杭州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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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空间布局阻碍了餐馆多样性的呈现。 

 

如何让需求端和供给端低成本的匹配，可能是今后有关部门努力的

方向。因此，改变杭州美食荒漠的关键，在于要重构杭州城市的空

间布局。 

 

让我们记住希夫教授在《城市与产品多样性：来自餐馆的证据》中

的这句话： 

 

人口的地理集中导致了更多种类的美食，而拥有特定美食的可能性

随着人口和人口密度的增加而增加，最稀有的美食仅出现在最大、

最密集的城市中。 


